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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我去县城考高小，那时一至四年
级为初小，五、六年级为高小，由初小升高小
要经过考试，有高小的学校称完小，全名为完
全小学。完小一般设在城镇，县城是全县的
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教育资源优于乡、镇，
所以一到招生，许多农村的学生都到县城去

“赶考”。
我们村一共去了4个学生，考完后回家等

着发榜。等的这几天真是不好过，晚上睡觉
做梦，没考上哭醒，考上了笑醒。到了发榜的
日子去看榜，那时的榜按考试成绩排名次，在
每个人的姓名上都点一红点，最后一名的下
边勾一个“乙”字，就是人们常说的谁谁坐了

“椅子”，又称“背榜”。
看榜时，我先从后往前看，心想，不管前

后，考个背榜也不怕，只要考上就行。快看完
了还没有我的名字，这时头有点发胀，口发
干，鼓着勇气再往下看，突然眼睛一亮，居然
在第一行发现了我的名字，考了个第四，我们
4个同学考上了两个。我按捺着兴奋的心情，
尽量不喜形于色，一是怕人说得意忘形，二是
也怕落榜的同学受刺激。

之所以能够在县城的完小考个第四名，
全得益于我上初小时最后一位老师。1947
年，我们村来了一位老师，姓陈名竹溪。这
位老师长相一般，穿着一般，但举止潇洒，
气度不凡。那时村里正进行土地改革，为
动员青年参军搞宣传工作。村干部请陈老
师帮助写标语，他慨然应允，手拿麻刷子，
沾着石灰浆，不打格也不画线，大笔一挥而
就，字写得又肉头又有筋骨，把村里的人都
镇了，都夸陈老师一手好颜柳串。陈老师
不仅字写得好，吹拉弹唱样样都行，他带来
月琴、二胡，白天教书，晚上组织学生开展
文艺活动，排演了《婆媳俩》《防空洞》《兄妹开
荒》等话剧、歌剧，他还在《兄妹开荒》中扮演
了哥哥。一个沉寂的小村很快活跃了起来，
白天是朗朗读书声，晚上传出悠扬的歌声、管
弦声。

当时小学读物非常缺少，陈老师从家里
带来了《论说精华》《尺牍》。他讲其中的“说
牛”，鼓励我们学习要有牛那样的韧劲。初小
的算术课本只学到带括号的数学题，陈老师
从家里拿来一本不知什么年代初版的《算
学》。现在的算术试题是横列，阿拉伯数字，
这本《算学》是竖列，一二三四五，数字用汉文
表示，他用这本书给我们加了“行程”“和、差”

“鸡兔同笼”等整数四则杂题。我考得好就是
沾了这本《算学》的光，考卷上的试题我们都
在这个课本上学过，所以很轻松地完成了答
卷。我想我的算术极有可能得了满分，否则
考不上第四名。

陈老师教学认真，对学生和蔼可亲，那时
学校教育还有封建残余，但他从不体罚学
生。他不叫学生学名，直呼乳名，亲如父兄。

“赶考”得中
忆师情
□郑理

我祖籍河南禹州，父亲王伯骏是
河北省立医院的创建人，与他的兄弟
享有“一门三将”的美誉。而父辈们的
抗战生涯是从保定开始的，抗战胜利
后又回到保定，可谓与保定有缘。

七七事变后，国民革命军第26路
军奉命驰援北平进驻保定，是进入华
北的第一支中国军队，官兵抱着必死
的决心纷纷给父母妻儿写信诀别。我

大伯王伯骧时任26路军30师少将参
谋长，四叔王伯駧任30师中校军需主
任，六叔王伯骅任26路军31师上尉警
卫连长。日军不费一枪占领东北又轻
易占领了北平、天津，26路军迅即向永
定河推进，王伯骧、王伯駧所在的30师
进守房山，王伯骅所在的31师进守明
顶山，成为中日首次会战涿州保定大
会战的中方主力，大战50天，迫使日军
第一次付出阵亡1488人的代价才进
入涿州，力挫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
嚣张气焰。

之后，三位父辈经历了太原会战、
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随枣会战、枣宜
会战、豫南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鄂
西会战等一系列大战。尤其是徐州会
战，六叔王伯骅九死一生，始终据守在
台儿庄大战的中心，战后升任30军31
师93旅185团第二营少校营长。大伯
王伯骧武汉会战调任30军27师少将
参谋长，豫南会战任27师副师长，鄂西
会战后调四川三台任潼蓬师管区少将
司令。六叔王伯骅则继续随30军参加
了常德会战，晋升中校副团长，抗战胜
利后晋升师长。

在日本留学的父亲王伯骏自抗战
全面爆发后即回国投身抗战，第一份
抗战职位即是在日机重点轰炸下的汉
阳兵工厂任上校外科主任，历任广西
浔州省立医院外科主任、军政部第11
重伤医院上校外科主任、抗战乐西公
路第三卫生总站主任、军医署驻第一
重伤医院上校甲级专科医师、第六战

区巡回外科手术上校甲级专科医师。
大伯王伯骧时任27师代师长，率部两
天三夜700里增援鄂西会战，又调四川
三台任潼蓬师管区少将司令，途经父
亲王伯骏的任所附近，弟兄意外相遇，
战中一别已6年未卜生死。

之后父亲王伯骏晋升第六战区司
令长官孙连仲将军的少将私人医师。
孙将军夫妇设家宴迎接我父母时问及
王伯駧，闻知其豫南会战后已解甲还
乡，孙将军赞其工作兢兢业业，连称可
惜。接着，大伯王伯骧晋升兵役部督
察处中将处长。日本投降，第六战区
改11战区，父亲随孙连仲将军飞北平
在故宫太和殿出席华北日军受降仪
式，接收日特医院，创建河北省立医院
并任院长，迅速组建各科室人马，向保
定救济院捐款，颁布含有“赤贫民众免
费”的省立医院收费办法。大伯王伯
骧由兵役部调11战区也来到北平，历
任河北省善后救济总署主任、河北省
征募委员会主任、沧州专员兼津沧绥
靖区中将司令，继又受国防部委派驻
保定绥靖公署。

我的父辈弟兄当年驰援北平抗
战，从保定开始，行经冀、晋、苏、川、
渝、康、豫、鄂、皖、湘，至抗战胜利又回
到保定。祖父王度彰晚清于保定莲池
书院求学，又曾在保定高师和保定陆
军军官学校教授文史。我的明朝先祖
王述古和王则古中进士后一位曾任保
定府知府，一位曾任雄县知县，祖上与
保定堪称渊源深厚。

“一门三将”与保定
□王金生

1975年1月，我高中毕业回村不久被任命为村团支部
书记。当时的惯例是由团支部书记兼任村民兵连副连长，由
于担任连长的村党支部副书记年老有病，民兵连的日常工作
实际上由我负全责。

之后不久，在肃宁县武装部当部长的本家哥郭汉臣回来
过年，听说我当了民兵副连长后找到我，问我们有什么训练
计划。我当时刚走出校门不久，对村里的各项工作还不适
应，更别谈民兵连的训练工作了。郭汉臣一听就急了，对着
我就是一番严厉的批评。

他说这哪行啊！民兵是我国国防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平时是民，战时是兵，一旦战争起来，你怎么能拉着一支没有
训练的队伍上前线呀！这不是拿着民兵们的生命开玩笑
吗？他说完见我不知所措，又说：这样吧，今天晚上你把基干
民兵召集到大队部集合，我来给你们上一课。

当晚我按照花名册刚把全村30多名基干民兵召集起
来，一身军装的郭汉臣就到了。一见我们一盘散沙的样子，
他十分生气，命令我们排队站好，然后站在阶台上从站姿开
始进行队操训练，稍息、立正、举手、投足、踢腿、甩臂、跑步、
正步，全幅标准的军人姿势。半小时后，看看大伙都累了，他
便把我们集合到室内，教我们唱《民兵之歌》：“说打就打，说
练就练，练一练手中抢刺刀手榴弹。瞄得准来投弹投得远，
上起了刺刀叫他心胆寒。抓紧时间加油练，练好本领准备
战。不打垮反动派不是好汉，打一个样儿叫他看一看。一二
三四……”

大家都是年轻人，平时也没什么事，突然有人带领我们
开展活动，大家热情都很高，不一会儿就都会唱了。第二天
正是除夕，晚饭后大队的大喇叭里里突然传出郭汉臣的声
音，要全大队的基干民兵10分钟内到大队部集合。听到广
播后我匆匆赶到大队部，郭汉臣一边看着手表一边数着到达
的人数。10分钟时间一到，他便不再等待，让我集合好已到
的28人。他简单地说了下训练项目，即5公里越野跑，起点
是大队部，出门沿大街向东，过东各堡、北河俩村后顺安望路
北行至北河村北，沿机耕道西行经东各堡村北返回，全程大
致5公里。提出几点要求和注意事项后，他便跑到队伍前
头，让我下令起步，带着大家一路小跑而去。说真的，这是我

大队民兵连成立以来在和平年代举行的第一次拉练，大家感
到好奇的同时也尽着最大的努力保持队形。行进中郭汉臣
不时地停下来为掉队者鼓劲，然后再紧跑几步回到领头的位
置领跑。

此后，每天下午他便组织大家在村南五队场上进行踏
步、正步、投弹、刺杀训练，晚饭过后带着我们跑5公里拉练，
只有大年初一例外。不觉7天过去了，郭汉臣归队前一天来
到我家，帮助我对全大队在册民兵进行了统一编排分班，将
全大队97名民兵分成三个排，每个排又分成三个班，由参加
训练的基干民兵分任班排干部，形成了符合战争要求的指挥
体系。

这以后，我们大队的民兵训练一直坚持了下来，除日常
训练外，每到初秋地里的庄稼相继成熟时，基干民兵便担负
起护秋任务，冬天农闲时尤其是一进腊月便又担负起晚上巡
逻、防火防盗、保护社员安全的任务，多次受到公社和县武装
部的表彰。

5年后我上大学迁出户口，我的大队民兵副连长职务自
然解除。

我当民兵连长
□郭振山

王伯骏（右）和王伯骅（左）阔别63
年后高龄重聚于香港。


